
楼总说：“找什么找？你下班后买

点火锅配菜，我还有几瓶内供茅台，把

文总和三哥一起叫过去，就杀你的那只

兔子做火锅，在你家好好的聚一聚，吃

一顿。” 

4、刚还红着眼睛的密斯罗吃的兔

肉比谁都多 

一下班，我们就直接开车去了密斯

罗家。由文总当客人，楼总当刽子手，

我当厨师，密斯罗当厨师助理。楼总脱

下外衣，拿着菜刀，杀气腾腾的直奔阳

台。一会儿，阳台上就传来了两声兔子

的惨叫。我看着密斯罗两手掩着面孔，

蹲在厨房门边，双肩不住的抽动着。我

说：“有什么值得哭泣的？只不过是一

只兔子而已。何况成为我们的盘中餐只

不过是它提前走完了它的过程而已。” 

“可是它跟我一起生活了四个月，

我象照顾自己的女儿一样的照料它。

你说我能没有感情吗？你说我能不哭

吗？”她抽泣着去了卧房。 

楼总一会儿就把剥皮后的兔

子拎了过来。我把兔子切成小块，

然后调制火锅料。20 分钟后，

一盆香气四溢的火锅就端上了

桌子。文总取出了茅台，给我们

每人倒上了一杯，我们便边喝边

聊了起来。密斯罗的眼睛还是红肿着，

很少插言，只是拼命的捞兔肉吃。 

密斯罗发现我们都停下来不吃了，

 一、怀念
时常，当我漫步在英国上世纪时期维

多利亚建筑风格甚浓的小城老街，看到那

些因循古朴的老人、妇女和小孩子们安平

乐道地在草坪上玩耍和嬉戏时，就有一种

恍若隔世的感觉。那样的情景，会勾起我

对中国南方一条小城老街、我少年时代生

活过的自贡市老交通路的回忆，也是对我

在那个年代——政治暴乱频频、战火纷飞

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武斗岁月——唯一真实

地和平、温馨地生活过的少年时代的怀念。

文革期间。四川成渝两地武斗炮火连

天。我们在重庆上清寺曾家岩的家，继被

一次又一次造反派的查抄之后，又在房顶

的红瓦、门窗、室内的墙壁上，到处都出

现了高射机关枪子弹贯穿的弹洞，和镶嵌

在上面的弹头。家，早已是造反派的雕堡

了。黑夜里，家和附近几家邻居朝北的窗

户，就都架上了造反派的机关枪。他们对

着嘉陵江北岸五里店和长安兵工厂另一些

造反派的据点猛烈扫射后，就迅速地转移

到另外的地方去了。结果，江对面造反派

好几个据点里的火力，就都对准了我们这

几家的房子……

父母亲被隔离审查关押在省党校。为

躲避武斗，我和弟妹被幺舅转移到了自贡

市姨妈的家。姨妈是母亲的大姐，自贡话

川沙文集《不列颠的距离》

（全文完）

小说连载

吃肉的兔子（3）

半边街旧事

文 / 子在川上曰 

朝她看着，奇怪的问道：“你们为什么都

这么傻傻的看着我？我今天特

别漂亮吗？”我们都大笑了起

来，文总笑得喘不过气来了，

指着她面前的一大堆骨架，说：

“刚刚还痛哭流涕的说舍不得

那只兔子，眼睛现在还红肿

着，吃的兔肉却比谁都多。哈

哈，这难道就是女人的爱吗？” 

“你们不知道吗？女人的爱到了

最后，就是把心爱的人装在自己的肚子里，

让他永远也出不来。”密斯罗自己也忍不

住的大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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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大娘，我们就都叫姨妈是大娘，大娘的

家就在自贡市的交通路上。

我怀念 60 年代自贡的那条老街，怀

念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安静和民风淳朴的

自贡市。四川最大的两座城市重庆和成都

相距 500 公里，重庆到成都的火车驶到正

好一半路程的内江站停车后，火车在一条

向西南分叉的铁路上行进几十公里，就到

了自贡市。我怀念那座当年没有重庆武斗

的自动步枪、三七高射炮和卡秋莎火箭炮

发出的霰弹，没有成都硝烟弥漫的城市上

空的流弹，没有人人自危的政治灾难演变

成的派系之间的武装组织的打击的相对

和平、单纯和安静的城市；怀念那座城市

中几乎还残留着的清末明初古韵悠悠的

老城风貌，人们的语言举止和民风民俗，

以及相对安平乐道与世无争的田园牧歌

似的生活——就如象眼前那些英国维多

利亚风气浓厚的小城镇。这里一些街景

像狄更斯笔下《雾都孤儿》 、《老古玩店》

里描述的画面，更多的像风景画家阿金

森 . 格里姆肖画布上景色。这里没有东欧

的政治巨变，没有南斯拉夫、波赛尼亚的

连天炮火，没有东南亚闹轰轰的经济变

革，没有横扫北美的爱滋病，和片袭日本

的奥姆真理教的毒气。

二、毛主席的手指
从自贡火车站进城的距离是四公里，

在那个距离二分之一不到的地方就是半

边街，半边街那时叫交通路。当半边街叫

交通路时，它还是完整的一条街，街两

边都有成排的房子和店铺。从火车站到交

通路二分之一处的公路上方，有一座横越

而过的铁桥。桥由两个条青石垒成的石柱

支撑。两根巨大的石柱上，刻着“毛主席

指山山长树”、“毛主席指河河水清”的标

语似的诗句。镌刻在巨大石柱上的那样的

句子在今天看上去，就象远古时期古埃及

人和玛雅人在图腾柱上镌刻的神秘符号，

或者说，象中国殷周前图腾文化的咒语。

在当时来说，我眼里的自贡人，把“发

明”那句话的人，据说是某中学一个教师，

说成是类似今天自贡的川剧艺术家魏明

伦、以及在 60 年代电影《抓壮丁》和《南

征北战》里满口自贡卷舌音地说着“不要

怕，把家里的坛坛罐罐打烂……”的一个

陈姓男电影演员一样有名的人物！

那时，作为一个少年，自贡人在我面

前说到那个发明了那句神话般咒语的中

学教师，就完全像我心目中俄罗期大作家

列夫 · 托尔斯泰、契科夫和妥斯托耶夫

斯基一类的人物。

然而，在那段时间的后期，也就是文

革的风气渐渐开始侵袭到那片静谧的土

地上时，那些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名著

如《复活》、《安那 · 卡列尼那》、《战争

与和平》、《白痴》、《白夜》等书籍，却被

我亲眼看见摆放在了自贡市中心最大的

一座庙宇里，作为文革抄家抄出的“封、

资、修”毒品，它们和泥塑“收租院”共

同地放在那儿，让“革命群众”排队去参

观和接受“反面教育”。那座庙宇叫龙王

庙，据当地的老人讲，文革前，龙王庙整

天香火不断，逢年过节，四方八面方圆百

里舟车不断、香客络绎不绝……

“毛主席指山山长树，毛主席指河河

水清。”

那时，小城里的人们，确实是十分单

纯而又虔诚地相信着那句话。

三、交通路
交通路就象字面那么直白和朴实。

它在自贡的城外，阳灰石的路面到处

都是些坑坑洼洼，象个后娘养的孩子一

样，身上穿的都是些破烂衣服，不到三百

米的路面就是它的整条街。街上，两边

房子的屋顶都铺着些鱼鳞似的灰色瓦片，

夕阳的金光铺洒在在大地上时，从河对面

远处看过去，绿色的河流之上是一片淡灰

色的瓦房 ......

我象照顾自己的女儿一样的照料它。

你说我能没有感情吗？你说我能不哭

楼总一会儿就把剥皮后的兔

子拎了过来。我把兔子切成小块，

桌子。文总取出了茅台，给我们

每人倒上了一杯，我们便边喝边

这么傻傻的看着我？我今天特

别漂亮吗？”我们都大笑了起

来，文总笑得喘不过气来了，

指着她面前的一大堆骨架，说：

“刚刚还痛哭流涕的说舍不得

那只兔子，眼睛现在还红肿

着，吃的兔肉却比谁都多。哈

哈，这难道就是女人的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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